
我和外孙下象棋
（ 散 文 ）　李 文 举

我一 踏 进 大 女 儿 的 家
门，不 足 6岁 的 外 孙 周 游 从
另一 间 房 中 飞 出 来 嚷道 ：

“ 外 爷 ，快 来 和 我 下 象
棋！”不容分说 ，将一副小
象棋摆上茶 几 。

他正在做 电子琴功课 ，弹
的是幼 儿 电 子琴 曲 谱第 五章 ，
他的母亲要他再重复 几遍 ，因
为明 天老师要测验 。他说 已 经
很熟 了 ，再弹没意思 。如 此 ，
一老一少 ，在一张棋盘上开始
了对弈 。看着他一双 灵 巧的小
手，上 象 、跳马 、出 车 ，很有
一定路数 ，我忍俊不禁 ，觉着
大了 ，一张洁 白 如纸的心灵 ，
划上 了初生之犊的痕迹 。我知
道他 以前迷恋于下跳棋 。城市
的孩子大 多被封 闭在小屋 内 ，
又是 独 生 子 女 ，要 舒 展 ，要
玩，要 “疯”，缺少了 对手 ，

于是 家 里 一 来 人 ，无 管 生
熟，硬 是 拉 着 下 跳 棋 。他 小
小年 纪 ，跳 棋 下 得 很 精 ，我
和老 伴 及 至 他 几 个 姨 姨 ，合
起来 都 下 不 过 他 ，这 时 他 还
来个 “大 将 风 度”，让 我 们
先跳 几 步 。女 儿 说 下 跳 棋 他
没了 对 手 ，又 感 到 没 意 思 ，
才捉 摸着 玩起 象 棋 来 。

他和 我 下 象 棋 很 认 真 ，
时而 偏 着 脑 袋 思 索 ，时 而 噼
噼啪 啪 ，而 我 却 作 为 一 种 消
遣，和 他 下 ，还 有 一 种 “含
饴弄 孙”情 趣 ，出 棋 随 随 便
便，落 子 漫 不 经 心 。老 伴 在
一傍 俏 声 说：“让 着 点 ，娃

才学 ，让 娃 胜 了 高 兴！”小
周游 一 听 ，掀 走 他 外 婆 道 ：

“ 不 许 故 意 输 ，故 意 输 不 是
男子 汉”！嗬 ，好 一 个 男 子
汉，下 棋 成 了 顶 天 立 地 的
事。女 儿 在 一 旁 也 道：“你
不能 让 着 他 ，要 培 养 他 赢 得
起，也 输 得 起 。要 让 娃 明
白，成 长 的 路 是 曲 折 的 ，不
会一 帆 风顺。”

女儿 的 话 有 理 。搏 弈 虽
属小 技 ，但 在 幼 儿 面 前 却 是
一件 大 事 ，玩 就 是 孩 子 的 工
作。大 人 的 举 止 、态 度 ，都
时时 刻 刻 对 孩 子 起 着 熏 炙 ，
渐浸 、陶 冶 、濡 染 的 作 用 。

如果 马 马 虎 虎 ，不
去认 认 真 真 和 他
玩，会 伤 害 他 的 自
尊心 ，大 人 在 孩 子
心目 中 也 将 失 去 威
信。

这盘 棋 外 孙 输
了。他 涨 红 着 脸 ，
想哭 。老 伴 忙 抱 起
抚慰 他 说：“你 还
小，等 你 长 大 了 ，

会下 过 你 外 爷 ，还 会 下
过全 国 冠 军！”他 一 语
不发 ，溜 下 来 ，独 自 睡
去了 。

第二 天 他 从 幼 儿 园
回来 ，一 个 人 躲 进 自 己 的 小
屋内 ，再 喊 也 不 出 来 ，进 去
一看 ，原 来 他 一 个 人 在 布 阵
下象 棋 。到 得 晚 上 ，他 爸 爸
回来 ，他 嚷着 叫 他 爸 爸 和 我
下象 棋 ，他 只 在 一 旁 现 看 ，
不插 言 ，似 乎 在 默默 记 一 些
路数 ，他 ，颇有 心 计 。

我回 到 了 我 工 作 的 地
区。有 一 晚 很 寂 寞 ，忽 然 想
起和 外 孙 下 象 棋 情 景 ，当 即
拨电 话 给 他 ，问 他 在 干 什
么，还 想 不 想 和 外 爷 下 象
棋？他 那 稚 嫩 的 童 音 传 来 ：

“ 外 爷 ，快 来 吧 ，这 一 回 ，
我要 下 过 你！”我 一 闪 念 ，
他那 拨 动 棋 子 胖 胖 的 小 手 ，
一双 对 什 么 都 好 奇 的 眼 睛 ，
忽然 想 起 柏 拉 图 一 句 箴 言 ：
知识 的 真 正 爱 好 者 ，必 然 是
髫年 开 始 ，便 依 其 能 力 ，欲
求真 理 。于 是 唸 了 一 首 王 安
石《赠 外孙 》诗给他 听 ：

南山 新长凤凰雏 ，
眉目 分 明 画 不 如 。
年小 从 他 爱梨 栗 ，
长成 须 读 五 车 书 。

假文章
屈超耘

大千 世界 ，无假 不 有 ，有 假烟 、假 酒 、假 药 、也 有 假 文
章。

不信 你 查 查 时 下 报 刊 的 所 谓 “热 点 追踪”文 章 ，说全部
或大 部 是假有 点 重 ，若 说 占 有 不 小 比例 ，实 在 算 不 了 过 分 。
此类 文 章 ，块 头 极 大 ，气 壮 如 牛 ，包 装 华 丽 ，动 辄 万 言 ，且
每个段 落都 罗 列 若 干 人 与 事 ，响 ，硬 梆 梆 ，有 鼻，子 有
眼，有 胳 膊有腿 ，简 直 是 威 风 八 面 ，铁钉 的 一 般 。然 若 仔 细
检析 ，就 会 发 现 那 全都 是假 的 。文 章 里边 的 人 ，或 叫 甲 ，或
呼乙 或 某 姑 娘 、某 经 理 ，或 者 老A、老C、老B，等 等 ，既
无户 口 ，又 无 籍 贯，“飘飘 四 下 影 无 踪”。所 谓 的 人物 ，全
都是 作 者 捏造 的 、杜 撰 的 假 人 。

从前 我 总 以 为 写 假 文 章 ，只 是 近 代 、现 代 、当 代 的
事。及 至 读 了 一 些 史 书 ，方 知 在 中 国 这 劳 什 子 是 古 已 有 之
的，且 历 史 十 分悠 久 。最 早 的
假文 章 ，当 推 西 汉 刘 向 的 《新
序·杂 事》，那 里边 写 《叶 公
好龙 》的 故 事 ，就 全 都 是 假
的，捏造 的 。实 际 上这 位叶 公
是一 位 直 实 历 史 人物 ，他名 叫
沈诸 粱 ，字 子 高 ，是 春秋 时 楚 国 的 贵 族 。因 为 他 做过 叶 县 县
令，故 称 叶 公 。这位叶 公一 生 忠 国 爱 民 ，曾 帮 助 楚 惠 王 平 定
叛乱 ，之 后 又 主 动 让 贤 。特 别 是 在 叶 县 上任 ，领 导 民 众筑 了
两座 大 水 库 ，引 方 城之 山 的 涌 泉 灌 溉 农 田 ，这 一 工 程 比 陕 西
的郑 国 渠 还要 早 二 百 多 年 ，至 今遗 址 尚 存 。对 于 这 样 一 位有
功于 国 家 民 族 的 历 史名 人 ，由 于 刘 向 写 了 一 篇 假 文 章 ，致 使
叶公 子 高 背 了 数 千 年 的 坏名 声 。

如果 说刘 向 写 《新 序 ·杂 事》，把叶 公沈 诸 梁 其人搞颠
倒了 ，但 终 究 还 塑 造 了 害 怕 真 龙 的 叶 公这个 艺 术 典 型 ，可 以
使人 理 解 。那 么 ，宋 代 大 文 学 家 欧 阳 修 写 的 散 文 《卧 虹 堤
记》，则 是 一 篇 令 人 难 以 理 解 的 、地 地道 道 的 假文 章 了 。文

章说 ，滕 子 京 在 岳 阳 楼 下 ，洞 庭 湖 边修筑
的卧 虹 堤 ，长 一 千 尺 ，高 三 十 尺 ，厚 二
尺，用 民 力 一 万 五 千 多 个 ，费 时 一 年 多 且
又说 堤修好 后 “今舟之 至 者 皆 泊 堤 下 ，有
事于 州 者近 而 且 无 恙。”然 而 就 是 这 篇 出
自大 名 人 笔 下 且 言 之 凿 凿 的 文 章 ，却 是 一
篇地 地道道 的 假 货 。据 欧 公 稍 后 一 位 叫 王
得臣 的 人 《麈 史 》记 载 ，说他 于 宋 英 宗 治
平年 间 在 岳 阳 做 官 ，曾 去 看 那 个 卧 虹 堤 ，
却不 料 当 地 人 说 ，修堤 仅是滕 子 京 的 计 划 ，没 有 动 工 他就 调
走了 。固 此 ，世界 上根 本 就 不 存 在什 么 卧 虹堤 。

为什 么 从 古 到 今经 常 产 生 假 文 章 呢？原 因 不 出 两 条 。一
是，一 些 品 质 恶 劣 的 作 者 ，或 由 于 好大 喜 功 ，为 了 向 上 司 讨

喜欢 ，故 意 无 中 生 有 ；或
由于 制 造 轰 动 效 应 而 讨 几
个铜板讨饭吃 。时 下 流 行
的那 些 所 谓 “热 点 追 踪 ”式
的文 章 ，属 于 多 乞 得 几 个
铜板 之 类 ，而 那 些 传 某 地

工作 做 得 如 何 好 ，大 体 上 属 于 逢 迎 领 导 ，搞 吹 喇 叭 ，抬 轿 子 一
类玩 意 。二 是 ，一 些 作 者 犯 了 没调 查 研 究 的 错 误 ，把想 法 当 现
实，把 计 划 当 事 实 ，导 致 了 假 文 章 的 出 笼 。在 这 方 面 ，欧 阳 修
的《卧 虹 堤 记 》颇 能 说 明 问 题 。原 来 ，滕 子 京 修 了 岳 阳 楼 后 ，请
他的 朋 友 范 仲 俺 写 了 《岳 阳 楼 记》，很 收 获 了 名 人效 应 的 喜 悦 ，
便打 算 在 楼 下 湖 边 筑 一 道 堤 ，以 便 船 只 避 风 靠 岸 。他 把 计 划
搞起之 后 ，依 照 前 例 ，派人去 京 城 请 欧 阳 修 写 文 章 。欧公 只 凭
来人 的 谈 话 材料 ，就 想 当 然 地 写 开 了 。谁 知道 ，文 章 虽 写 好堤
却根 本未修 ，于 是 ，《卧 虹堤 记 》就 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一 篇 有 名 的
假文 章 了 。现 在 ，如 果 哪位 看 官 有 兴 趣 按我 这 篇 杂 文 的 观 点
去按 图 索 骥 ，我 保 险 你 一 定 会 查 出 更 多 的 假文 章 来 。

秦岭梁 上 的 海市蜃楼
吴文 育

秦岭 山 区 的 云 山 雾 海 ，爬 柏
绝松 ，五 色 杜 鹃 ，以 及 珍 禽 异
兽，和 登 高 望 远 的 情 趣 ，让 人 留
连忘 返 。

在这 样 一 个 妙 境 里 工 作 ，时
常以 仙 家 自 居 。尽 管 山 民 们 向 往
大都 市 ，大 量 走 出 山 沟 ，但 我 仍
驾车 奔 走 于 林 海 山 间 ，不 能 说 不
是一 种 乐 趣 了 。

去年 四 月 一 天 上 午 ，当 我 又
驾车 来 到 山 梁 时 ，忽 然 被 车 窗 外
一幅 圣 美 的 景 象 所 吸 引 ，不 由 得
刹住车 ，驻 足观望 ：

白色 的 雾 填 满 了 整 个 山 沟 ，
平得 如 同 大 海 。偶 尔 有 几 朵 徐 徐
上升 的 浮 云 ，宛 若 大 海 边 荡 起 的
雪浪 花 。无 垠 的 云 雾 从 脚 下 平 展
开去——在 浩 渺 处 ，云 层 又 突 然
拔起 陡 立 ，分 明 大 海 中 一 叶 孤
岛。它 青 白 相 间 ，彤 亮 生 动 ，玲
珑剔 透 ，如 同 赶 上 一 次 巨 型 冰 灯
艺术 大 赛 。云 的 岛 上 ，又 裸 露 出
一座 小 小 的 山 峰 ；山 顶 上 ，挂 着
一个 又 红 又 大 又 亮 又 鲜 活 的 太 阳
来；太 阳之 下 ，山 头 在 一 种 柔 美
的光 影 里 清 晰 可 见 ，一 览 无 余 ，
山间 丛 林 密 林 ，层 次 分 明 。山 头
下是 亮 莹莹 的 云 雾 。再 往 下 就 青
白相 映 ，风 清 骨峻 。如 同 新 娘 子
披的婚 纱——长 长 的 下 摆 向 四 周
拖曳 ，直 到 我 脚 下 路 边 。此 刻 ，
我仿 佛 听 到 了 那 峰 上 泉 水 的 叮
咚。

我想 ：身 后 的 山 谷 也 会 变 得
如此 美 丽 吗？整 个 山 野 也 能 这样
迷人 吗 ？我 是 已 经 体 会 出 它 的 内
涵了 。

突然 ，同 行 的 朋 友 喊 到 ：
“ 看！！两 个 太 阳！”这 时 候 ，

奇迹 出 现 了 。在 那 个 红 彤 彤 的 太
阳的 右 侧 ，竟 然 还 有 一 颗 泛 着 白
光的 太 阳 。这 两 个 太 阳 大 小 相
似，几 乎 是 连 在 一 起 的 。

此时 此 刻 ，山 谷 里 云 雾 已 经
散去 。只 有 那 个 山 头 下 云 依 雾
旧。空 旷 的 深 渊 尤 使 山 峰 挺 拔
高远 。再 看 时 ，天 空 中 又 只 留
有一 个 太 阳 升 腾 而 起 ，光 芒 四
射了 。这 时 ，云 层 里 滑 出 一 架
银色 的 客 机 ，笔 直 地 向 北 远 去
了。山 野 里 一 片 悠 然 的 轰 鸣 。

其实 ，秦 岭 梁 上 海 市 蜃 楼 又
何至 如 是 呢？在 山 顶 工 作 的 养
路师 傅 告 诉 我 ：每 当 上 午 八 点
至九 点 ，或 者 下 午 五 时 到 六
时，如 果 是 雨 过 天 晴 之 际 ，都
有海 市 蜃 楼 出 现 的 ，且 各 有 新
意。大 自 然 ，这 个 全 能 的 大 家
为我 们 留 下 许 多 美 丽 的 瞬 间 ，
提示 给 我 们 许 多 寓 意 ，任 由 我
们去 欣 赏 去 玩 味 。

在快 节 秦 的 今 天 ，到 山 野 去
领略 一 下 如 此 美 妙 的 景 致 ，无
疑是 一 次 快 乐 而 又 有 益 的 旅 行
呢！

日本小姑娘 （纸板画 ） 王鹏 辉 （11岁 ）

毛驴 刘媛（8岁 ）

黑猫警长 郭啸 风 （7岁 ）

火车情
川雪

站在火车头上留一张小照 ，
是很惬意的 ，火车是“铁龙”，我是
驾驭它的“铁人”，陡然间增加几
分威武和雄壮 。我曾将它寄给在
路外工作的朋友 ，友人 回信说 ：
“ 哇 ！好威风好潇洒哟……”的
确，作为铁路人 ，我单车入闹市或
平步 乡 间 ，总会有羡慕的眼波落
在我的身上 。记得老师傅曾对我
说：“干铁路的 ，是真正的工人老
大哥！”这 自 豪的话语的确让我
不自 觉地抖抖肩膀 ，挺直腰杆 ，用
“ 工人老大哥 ”的 口 气去回答那些
向我提 出 各种 有 关 铁路知 识 的
人。我会竭尽全力地为他们购票 ，以
显示铁路人的“臭美 ”之能 。

除了一年一身的“郑局 ·安
全生产 ”标志的油 兮兮的工作服
外，我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铁路制
服相伴 。以前恋爱 ，第一次与人
约会 ，我还头戴大沿帽项束领带 ，
直令恋人兴奋：“真潇洒！”

感谢铁路 ，感谢路服 ，它让我
拥有了这位爱铁路却在路外工作
的温柔妻子 ！

那张小照 ，也是我六岁 的儿
子最最喜爱的 ，他执意从像册中
取出贴在门上 ，用板凳摆成列车
长阵 ，“呜呜 ”地开 。他百看不厌 ，
还向我伸大拇指 ，夸爸爸世上最
伟大 ！他说长大后也要开 火车 ，
也要站在火车头上“潇洒 ”一回呢 。

编织 花 季
（ 外 一 首 ）王 照

早班 、中 班 、夜班

像日 月 星 辰 不 息 的 接 替
金梭 、银锭 、飞 轮

像春 夏 秋冬运 行 的 音 律
星星 眨 眼 的 时 候

机弄 正 穿 巡 着 不 停 的 脚 步
太阳 打 盹 的 时 候

车灯正 辉映 着 不 落 的 “飞 瀑 ”
冬雪 凝 冰 的 时 候

厂园 正 躁 动 着 不 眠 的 构 思

一年 三 百 六 十 日

织女 编 织 着 谢 的 花 季
这里 也 是 海

这里 也 是 海

——纱 的 海 、布 的 海

如海 的 劳 动 激 情

如海 的 竞 争 气 魄
如海 的 急 流奋进
如海 的 创 造 积 累

哦，纱 的 海 ，布 的 海
热汗挥 洒

银浪 翻 涌

片片 洁 白

哦，情 的 海 ，诗 的 海
心暖 万 家
装点 江 山
声声 壮 美
洁白 ——是 织 女奉献 的 无瑕

之爱

壮美——是 织 女弄 海 的 拼搏
风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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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头设计 董凤 山
本版编辑 杨 乾 坤

遐思集

顾鹤
烟灰缸

把拧灭 的烟蒂 当 情人

胸膛塞满别人的烦恼
有谁能理会你心 中苦楚
你的价值难道只是这些

直尺

三角 形
也是你画 出 的 呀

底片
一经曝光
白的成黑
黑的成 白

怪不得黑暗 中 的东西
总怕见阳 光

作
家
李
沙
铃

为
少
儿
推
出
三
部
新
作

著名 作 家 李 沙 铃 ，
“ 六 一”前 夕 ，将 他 的 由

陕西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
的三 部 儿 童 文 学 散 文 集

《 寄 小 主 人》、
《 寄 小 旅 人》、
《 寄 小 文 人》、奉

献给 亲 爱 的 孩 子
们。

《 主 人》、

《 旅 人》、《文
人》，分 别 告 诉 我
们的 后 来 者 ，祖 国
的河 山 是 可 爱 的 ，
人民 是 可 敬 的 ，诚
实、勇 敢 、友 谊 、
勤劳 、创 造 、

奋进 的 品 格 是
可贵 的 。随 着 文 笔
的流 动 ，如 同 步 人
爱国 主 义 教 育 的 大
校园 ，一 人 一 事 一 景 一
物，都 会 触 及 心 灵 的 颤
动，要 为 祖 国 、人 类 、世
界、社 会 做 点 什 么 ，要 守
住“人 生 的 早 晨”这 一 最
重要 美 丽 的 时 辰 ，营 养 自
己，而 不 去荒 废 、虚 度 。

李沙 铃 怀 着 赤 诚 洁 白
的心 ，全 然 地 走 进 了 儿

童，诉 说 美 好 ，卑 视 邪 恶 ，
一会 儿 像 母 亲 在 讲 故 事 ，一
会儿 像 老 师 在 播 种 爱 心 ，很
是家 常 亲 切 。

三集 散 文 ，既 有
身边 事 ，又 有 世 界
景，作 家 张 开 大 视
野，将 自 己 漫 游 祖 国
和出 国 造 访 的 感 受 ，
一一 纳 入 文 园 ，使 人
开阔 眼 界 ，动 情 奋
发，禁 不 住 托 出 宏
愿，埋 下 理 想 实 作 的
种子 。

李沙 铃 已 出 版 长
篇小 说 、散 文 集 23
部，其 中 儿 童 文 学 7
部，此 “三 小”是 继

《 寄 小 作 家》、《寄
小朋 友 》之 后 的 “五
小”系 列 。在 当 前 少

儿读 物 比 较 寂 寞 的 境 况 下 ，
他能 不 追 时 髦 ，潜 心 为 儿 童
生产 质 地 优 秀 的 精 神 食 品 ，
其境 界 是难能 可 贵 的 。

老作 家 李 若 冰、评 论 家
李高 信 、宋 建 元
为其 作 序 作 评 ，
给“三 小”增 色
添彩 。　（张 鸣 ）

是他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
——陶福来运用 绝招 治肝腹水纪实

惠焕 章

肝硬化腹水对人的
威胁极大 ，特别 是肝昏
迷和肝 出 血 ，患 者死亡
率高达98%，被视为 中
外医 学 领 域 的 一 大 难
题。

然而 ，一位名 不见
经传 的 小人物 ，却运用 一种
独特的 中 医绝招 ，使成千上
万的肝硬化腹水患 者获得了
新生 ，很 多 人恢复 到原来 的
健康程度 。为攻克治疗肝腹
水难关打开 了一条通道 。

他就是陶福来 ，一个被
医学 界 认 为 不 可 思 议 的 人
物，一个被患 者称之为再生
父母的 人物 ，一个充满生活
色彩的人物 。

这天 ，我们慕名 来 到位
于西安市大南门 外仁义村40
号的西安 中 医肝腹水专科医
院，通过实地采访 ，所见所
闻，我们深深地感到 ，陶福
来院长高 尚 的 医德和精湛的
医术 。

躺在二楼病房里打 吊 针的
项学燕 ，是我们第一个采访对
象。她 告 诉 我 们 ，她 是 浙 江
人，和 丈 夫 一 起 在 西 安 做 生
意。一个 月 以前发现患 了肝硬
化腹水 ，已 到了严重的程度 ，
身子渐渐地浮肿 ，肚子鼓得连
裤带都不好系 了 ，在一家大 医
院住了 半个 月 没下床 ，但没有
效果 ，病情一天天加重 ，死神
一天天逼近 。后来在报纸上看
到了 陶 院长 的报道 ，便转到这
里来 治 。没想到 第二天就开始
消肿 ，第 三 天 可 以 下 床 洗 衣
服，五天时间 就消 了20斤水 。
半个 月 过 去 了 ，通过 四 次B超
和化验显示 ，一切指标均恢复
正常程度 。

“ 陶 院长治肝腹水的确有
一手绝 活 ，太神了！”

项学 燕 的 精 种 状 态 特 别
好。她告诉说 ，在她们家 乡 那
边，不知道什么原因 ，得这种

病的人特别 多 ，基本上都没有
救，很 多 人年纪轻轻地就夭折
了。所 以 她 逢 人 就 说 自 己 命
好，要不是来西安做生意 ，碰
上陶 院长 ，在家 乡 那边得这种
病，恐怕也和那些人一样没救
了。

走出 项学燕病房 ，听得 自
行车 响 ，一 位 壮 壮 实 实 的 汉
子，提着菜篮子登登 登跑上了
二楼 ，我拦住问他：“您是病
人家 属 吗？”“不 ，我 是 病
人。”不敢相信 ，一个曾三次
出现 腹 水 ，昏 迷 长 达 五 天 五
夜，发 了 几次病危通 知书 的重
危患 者 ，竟然在这里治得像正
常人一样了 。他叫 贺朋林 ，黑
龙江 省林 口 县卷烟厂 工作 ，去
年1月 3日 出 现 早 期 肝 硬 化 腹
水，在哈尔滨某大医院住了 半
年，不仅没有好转 ，中 途又 出
现两次腹水 ，最后一次昏迷了
五天五夜 ，差 点丢了性命 。他

哥哥 出 差 来西安 ，在报纸上 发
现陶福来 的事迹 ，立 即通话让
他坐飞机来到西安 。来时 身体
非常弱 ，随时有再次腹水的可
能。4月 6日 正式接受陶院长治
疗，仅37天 ，各项指标完全恢
复正常 。说着他伸胳膊踢腿 ，
似手有使不完的劲 。他的机票
已经买好 ，准备返 回 到单位上
班。

“ 你 不 怕 回 去 再 复 发
吗？”我担心地问 。

“ 没事 ，陶 院长说我基本
已经好了 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话语是肯定 的 ，也许只有
绝招 在握的陶 院长敢说这样的
话，也 只有陶院长说 出这样的
话，患 者才是最可信的 。

在一楼走廊里 ，我们又碰
见了 患 者吴焰学 ，他刚 刚从外
面散步 回来 ，身体状况与正常
人相 差不大 。说起来令 人难 以
置信，46岁 的他 ，竟然把坟墓

早已挖好 ，只等候死亡
的人

他在商洛运输公司
工作 ，去年10月 得 了肝
硬化腹水 ，住了 好几家
医院 ，医 疗 费 花 去 2万
多元 。这对于单位发不

出工 资 ，老婆孩子均没有工
作，一个人养活五 口 人的他
来说 ，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。
而且这2万 元 并没 有 恢 复 他
的健康 ，尽管病情得到 了 维
持，但医生的结论是 ，维持
也仅仅是一年半载的事 。维
持，就意味着还要花更 多 的
钱。这对于一个早已债台 高
筑的 山 区农民家庭来说 ，无
论如何是承担不起的 。

“ 反正都是死 ，迟死不
如早死 ，早死一天就少给老
婆娃减少一天的负担。”可
怜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便
只有这一条路了 。他悄 悄地
为自 己把墓挖好 ，买 了一瓶
敌敌畏 ，想等个好 日 子……

然而老天有眼 ，他在报纸
上看到 了 陶 院长的事迹 ，抱着
最后 一 线 希 望 找 到 陶 院 长 治
疗。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，陶院
长二话没说 ，先住院 ，救人要
紧。奇迹 出 现 了 ，仅三天 ，浮
肿减轻 ，体重少了 两公斤多 。
十一天过去了 ，各项指标接近
正常 。吴焰学一家重新燃起了
生活的希望 。

……

上述 几 例 ，仅 是 我 们 偶
而采 访 到 的 几 个 极 普 通 的 事
例，而 在 他 看 过 的 病 历 上 ，
像这 样 的 事 例 又 何 止 千 百 ？
行医 这 些 年 ，他 钱 没 挣 多
少，欠 款 单 却 攒 了 厚 厚 一 叠
子，这 些 他 都 不 准 备 要 了 。
各种 牌 匾 和 锦 旗 已 经 挂 满 门
诊室 、办 公 室 和 走 廊 各 个 角
落。那 上 面 的 字 字 句 句 都 凝
聚着 患 者 发 自 心 底 的 敬 爱 感
激之情 。

陶福 来 在 工 作


